
我我家家五五代代都都曾曾住住在在宽宽厚厚所所街街
后人讲述记忆中的宽厚所街百年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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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都会 宽厚所街是济南老城区一条有名的老街巷，曾经完整保留着十几所清末民初建筑风格的四合院。如今老街已拆，新的商商业
仿古街宽厚里平地而起，旧日的模样也只存留在了老一辈济南人的记忆中。记者寻找到两位曾在此居住，对这条街有着着深厚感
情的居民，看他们如何讲述记忆中的老街。

下雨时可以直接

在街上游泳
口述人：
济南市考古所所长 李铭

10岁之前我住在宽厚所街，
在县城隍庙的小学里上学，天天
走这条街。那里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对我的成长起的作用也
很大，后来我也去那儿拍过片子，
这条古街让我对古建筑的情怀一
直保留到现在。

宽厚所街是一条比较原汁原
味的街，直到拆迁之前保存得都
非常完整。这条街很干净，很宽。
街上的院子都是深宅大院，三进
院子很常见，给小孩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捉迷藏条件。我几乎每家
都进去过，在这条街上和小伙伴
们玩过各式各样的童年游戏，像
扔石子、砸毛驴、崩杏核等等。那
时的孩子天性都比较野，有的游
戏甚至还带有些危险性，例如向
瓶子里灌上水和石灰往天上扔，
掉到地上就跟炸了一样，这样的
都玩过，现在来看是不可能玩的
游戏。

我家斜对面是我姨家的两进
院子，里面有一口井，井水甘洌，
夏天可以用来冰西瓜。有时夏天
多雨，街上的水能积到一尺深，从
东往西流，小孩子都可以直接在
街上游泳，那时的雨水也很干净，
所以我们一下雨就往外跑。那里
距离护城河很近，我们也会在放
学后去河边玩耍，下河游泳，捞鱼
捞虾。小时候父母都很忙，记得七
八岁时放学后，我就坐在南门桥
头上边玩边等我母亲下班。

宽厚所街与司里街、所里街、
后营坊街并称城南四大名街。我
们几条街的孩子经常以街名互
称，比如我们去司里街玩，那边的
孩子就会说“宽厚所街的来啦”。
这也是济南市第一条柏油马路，
像公共厕所、路灯等设施在我小
时候就有了，历史上还有电报所
在这儿。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唐园园 于悦

我在袁家大院

住了30多年
我家原来住在宽厚所街东首，门牌上

清晰地写着“宽厚所街1号”，也就是后来大
家口中的“袁家大院”。自打1946年我出生，
之后的三十多年我都住在这个院子中。

听家里的老人讲，我们老袁家祖籍浙
江绍兴，世代行医。我老爷爷是个游医，一
路行走，一路替人看病。当走到济南的时
候，恰遇一官宦家千金得了很难治的重病。
我老爷爷医术高明，在他治疗下，富家千金
得以康复。这样一来，这个官宦就将我老爷
爷留在了济南，所以盖了这座房子。

自此之后，我爷爷辈、父辈和我这辈都
住在这栋宅子中。我老爷爷、爷爷都是医
生，心地善良，一直接济穷人，免费给穷人
治病，连汤药也不会要钱。可能也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袁家在附近的威望一直很高，提
起袁家大院，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宽厚所街是一条很窄的街，两边都盖着
矮矮的平房，路北是单号，路南是双号，我家
是1号，旁边是3号。大宅小屋就这样相连排
列，我家对着的是2号、4号和6号三个平房。

现在回想起来，这宅子不仅大，建得也
极其讲究。大户宅子比普通平房要高不少，
门前有四级石板台阶，门外一侧的石墙上
还有四块雕花拴马石。推开刷着黑漆的木
质大门，看见的是迎门墙，迎门墙上画着九
条龙，记得小时候玩捉迷藏，我们就绕着迎
门墙转来转去。

整个宅子分为前后两个院子，连接两
院的是过堂屋，过堂屋旁边是东西厢房。前
院还有门房和耳房，当初的门房是给看大
门的人住。后院北屋有十多间屋子，那时候
主要是家里的长辈居住在北屋。

宅子的瓦是青色小瓦，窗是“万”木棂
窗，屋脊是蝎子尾式的透风脊，屋顶上还有
一些小兽，每一个细节都很讲究。在院子中
间种了一个很粗的石榴树，记得小时候我
们一大家子就拿着木棒敲石榴树，下面人
拿着簸箕接着。除了石榴树，院内还先后种
了梧桐树、核桃树。

标准的官式民宅难挡岁月风化

从我记事起，大宅子里的大
家庭就已经“分家”成四家人：我
奶奶、大爷家、姑姑家和我一家。
奶奶家和我家住在后院，大爷家
住在堂屋和前院西屋，姑姑家住
在前院东屋。门房在“文革”时
期，已经被上交为公房。

在1976年之前，这个宅子都保
持着这个风格和模样。但由于年久
失修，用木头做的窗户都酥了，掉
下渣渣。用我们的话说，当时的屋
子就是“透风撒气”，宅子的窗户都
是用纸糊着，冬天的时候会加上一
层塑料膜，屋顶也是漏的。

在我女儿出生的前一年，也
就是1976年，我们家对后院北屋
进行了整修。老宅子的屋顶是用
苇箔挡住厚厚的泥土，再铺上小
青瓦，下面是用质量特别好的实
心木头支撑着房子。我们将小青
瓦换成了大瓦，当时已经没有地
方生产小青瓦，所以撤下来的小
青瓦都卖给了需要的公园景区。

1986年前后，我家的兄弟姐
妹在各自的单位都分到房子，也
陆续地搬出了后院北屋，我大爷
家还一直居住在前院。那之后，
我们回去过几次，看着后院里已

无人居住，院内长满了野草。每
次看后都感觉特心凉，去的机会
也越来越少了。

我听说，在片区拆迁之前袁家
大院是否要保存也争议了一段时
间。因为在这些民居中，我们大院
主门楼与正屋在一个中轴线上，是
标准的官式民宅，但可能考虑到中
间被整修过，留下也无人居住等原
因，就没有保留住。

现在从小生活的地方再也
找不到了，每当想起此，心里总
是酸酸的。但社会在发展，城市
要建设，之前的一片趴趴屋现在
变身为商业区，是社会发展的需
要，我们也都住上了高楼，也为
国家欣欣向荣的发展而高兴。

袁鸣凤展示自己年轻时在袁家大院拍摄的照片。

袁鸣凤和兄弟姐妹在家附近
桥上的照片。

口述人：
宽厚所街1号袁家大院后人 袁鸣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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